
“你一个人去？”
“不，带上存雨。”
“那是要彻底离开村子呀？”

“唉，闯闯吧，好多年轻人都出
去了，有的还真闯出息了呢。”
“也好，出去闯闯，总比死守在

这儿瞎折腾好。”
随后，就听说秤存星带着温存

雨离开北斗村了。为这事温如风还
骂了他一顿，问他给他妹夫嚼啥牙
帮骨了，跟他看了一晚上星星，就把

他妹子带走了。搞得安北斗还无话
可接。倒是花如屏说，存雨他们早就
想出去打工了，怪人家安干事啥事。

温如风在蒋存驴死时，是顾全
大局，才又给了一个月宽限的。按照
宽限期，也快到行动的日子了。他继
续把大炮筒子对着老鳖滩。焦距调
了又调，终于找到了温如风家的前

后门。他扑哧笑了，怎么老瞧见花如
屏懒洋洋地端着尿盆上厕所？过了
一会儿，温如风也出来了。是从堂屋
将吊面的架子，一个个搬到了场院
里，并一行行整整齐齐排列开来。这
货心细，说面架子放在外面，有时半
夜被闲人一脚踹倒，骨牌一样一倒

一地。有时干脆就不见了。因此每晚
都是要扛回去的。这两口，绝对是一
对儿过日子的好手啊！他还真是有
点羡慕人家的小日子呢。

他确实不想盯这个梢了。他也
知道自己为啥被人瞧不起，包括妻
子、丈母娘、岳父甚至女儿。安妮就

曾问他：“爸，你是不是个跟屁虫？”
一个堂堂的大学生，怎么就活成了

电影里那些偷偷摸摸、跟出溜进的
戴个鸭舌帽的“小特务”呢？亏了自
己没戴帽子。

眼看到了立夏时节，整个勺把
山上的阔叶林带都茂密得蓬住了
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现在就
是最疯狂生长的季节。从山头望开
去，除了盘龙一般的逶迤河道被粼

粼清波荡漾着以外，群山苍翠、万树
俯仰。奇花异草、百色虫鸟也都争奇
斗艳、竞相舞动鸣唱着。一群野蜂甚
至让他想起了在大学时，学生乐团
演奏的《野蜂飞舞》，充满了生命的
跳跃与灵动、声音的狂浪与奔放。而
他现在就置身于这群欢乐无限的野
蜂之间了。它们追寻着无尽的花蕊，

在嬉戏狂欢，声音动作都带着春天
的节奏。而躺在杜鹃、凌霄、紫薇、金
银花丛中的他，就是这辽阔舞台上
的唯一观众。同时他还新奇地感到，
浪漫的野蜂、蝴蝶、蜻蜓、蚂蚱，在天
地间编织了一个巨大的笼子，他在
笼里，而它们置身笼外，自由而放浪

形骸。他知道这七座山上除了没有
虎、豹、黑熊这些伤人的大动物外，
山羊、麋鹿、麂子、锦鸡五花八门，应
有尽有。连娃娃们都敢钻进半山中
扑蝴蝶、逮画眉、捉刺猬、躲猫猫。他
们自小是在勺把山上溜大的，那时
到山顶砍几捆柴火，朝沟里一放，骑
在上面，喊一声走，柴火捆子就跟长

了耳朵一样，十分听话地把他们运
到山脚下了。坡度缓急刚好，即使把

谁栽下来，打几个滚，就能随手抓住
藤萝树根，爬上去再“出溜”就是，很
少见谁摔得腿断胳膊折的。

就这样一座一早便百鸟朝凤的
山岗，浓雾还缠绕着它的腰肢时，就
听雾里有人喊叫起来：“用绳子拉，
前后左右两丈远一个灯！”
“注意，都必须安在山下能看见

的地方，有些端直朝树顶上安。”
“一个灯八十块，安不好把你脑

壳换上！”

安北斗听出要换人脑壳的是孙
铁锤的声音。

紧接着，只听山林里的雀鸟吓
得丢了魂似的满山乱撞起来。“点亮
工程”终于推进到勺把山上了。

安北斗扛着他的大炮筒子，怏
怏地避过满树林乱钻的太阳能灯泡
安装队，端直下到老鳖滩去了。

这时，手机响了，是南归雁的。
问他咋老不在服务区，他只噢了一
声，并没回答。南书记叮咛他得昼夜
鏖战，一定要盯紧温如风，小心关键
时刻出纰漏。他只回了一声知道，就
挂了。

他也准备去跟温如风好好聊

聊，得掌握动向。
自蒋存驴死后，他还没正式跟

温如风照过面呢。镇上闹那么大的
动静，北斗村几乎人人都去灵堂转
过，唯有他和花如屏没去。温如风死
见不得叫驴那个货，并且一直怀疑，
他家被盗的那半棵树，叫驴脱不了
干系；他挨黑打，叫驴脱不了干系；

村里出的那些瞎瞎事，也没有一件
叫驴是脱得了干系的。即使不是他
亲自干，他也是孙铁锤和何黑脸的
走狗帮凶。叫驴的死，兴许能让温如

风熄灭一些肚子里窝的火呢。
谁知安北斗刚把大炮筒子一放

下，说想讨口水喝，温如风就上火
了：“你们厉害，是你的功劳吧？把叫
驴都打扮成什么勇士了！猪在圈里

捂不白，羊在坡上晒不黑。你们竟然
把叫驴捂白了、晒黑了，厉害！那倒
是个垂子、鸡巴、狗 、毛蛋、屌卵
子！”他一口气骂了一堆脏话。

安北斗还不好硬杠，就婉转地
说：“人都不在了么。”
“人不在了，栽死鬼的魂还在。

日夜还在勺把山上叫唤哩，比野驴

蛋让夹住了都难听。”
“存驴……是为追逃犯死的。”
“他自己就是个逃犯，还追的什

么逃犯？派出所何茄子是黑了路了，
老跟叫驴这些罪犯卷在一起，摔死
活该！你们还把他弄成狗屁勇士，埋
在烈士陵园脚下了。烈士陵园是当

年红二十五军被打散，路过咱村，钻
到勺把山里，让像叫驴、孙铁锤这样
一伙瞎 知道了，把人家几个娃娃，
活活下石头塌死在石灰窑里，听说
最小的才十四岁。你说这都是人干
的事？但凡是个人，你不给娃们弄点
吃的，哪怕撵走都行嘛。可这些货，
生生把人砸死了，多惨哪！人家是啥

英雄？叫驴是啥子屌毛灰，能把他埋
在那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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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陈彦
（连载 60）

老婆坐过很多车，从来没坐过这

样牛车拉着的汽车。她跟儿子说：

———牛顿，回到家要谢谢爷爷，爷

爷让你坐了一回六个轱辘的牛汽车。

儿子啥也不懂，但他还是被这怪

异的情景弄乐了，像翅膀没长好的小

鸟一样甩着胳膊叫：

———车！爸，车！

他不吭声，看着父亲缩着脖子坐

在牛车上，在汽车灯光里，仿佛全世界

的雪都落到父亲一个人身上。父亲越

长越矮，越长越小。老婆看他直愣愣地

盯着前面，觉得不对劲儿，就看见他眼

睛里聚了一大团光，越聚越大。她让儿

子别叫，抽出一张纸巾递给他，说：

———要不，你给咱爸拿床被子过

去？我猜他会冷。

他擦了眼，对老婆笑一下，抱了抱

老婆和儿子，夹着一床被子下了车。两

辆车都在走，速度不快，他下车几乎悄

无声息。他悄无声息地走到牛车的右

前方，坐上去，把被子展开披在他和父

亲身上。

———你怎么来了？父亲说，赶快回

车上去。我不冷，你看，这棉袄是新棉

花做的，你妈买的最好的棉花。

———没事，我就陪你说说话，抽根

烟。他给父亲点上烟。

车晃晃悠悠往前走。雪继续下，前

面村庄里的鞭炮声越来越响。

———你们大老远回来，还遭罪。父

亲依然充满歉意，牛走得慢，别着急。

他们娘儿俩不冷吧？

———不冷。他说，爸，你记不记得，

我念高一那年，放寒假时下了大雪，两

尺多深，没到膝盖以上。

———怎么不记得。几十年没见过

那么大的雪。又二十年了，也没见过。

———你赶着牛车去县城接我，吱

吱嘎嘎走了一上午。同学都羡慕我，放

了假就能回家。别的车都跑不动。

———那牛我养了十年。再没喂过

那么好的水牛了。

他记得起那头牛的模样，暑假回

家他就牵它到野地里吃草，来去都骑

在牛背上。他也想得起那年的大雪，像

棉花包裹了整个世界，那真叫大。他听

说只有东北才会下那么大的雪。工作

后，他特地争取了一次冬天去黑龙江

的出差机会，就为了亲眼看一看东北

的雪有多大。他很失望，即使被当地人

称为多年不见的大雪，他也觉得没法

跟他十六岁那年的大雪相比。

父亲被烟呛得咳嗽起来。

———我知道，父亲说，你还记恨

我。

———记恨你什么，爸？

———你只念了二中。

———没有，爸。我从来没想过这

事。你多心了。

———记着就记着吧。这事是怨我。

那时候我哪里想到咱家老祖坟上还能

长出你这棵蒿？也没想到就一车麦子

的时间，人家办事就停了。这些年我也

在懊悔，想起来牙就疼。

父亲说的是他当年报考初中的

事。那时候他念五年级，成绩很好，老

师忙了他会帮老师给同学们上课。那

天他替做副校长的语文老师给同学

讲试卷，下了课他去办公室交样卷。

副校长正在填一张表格，上面是他同

学的名字。那同学是学校一个老师的

女儿。副校长说，他在给那女同学办

理跨学区中考手续，办好了她就可以

直接往镇上的中学考了。按学区划分

要求，如果不办这个跨学区中考手

续，只能考本学区的联中，就在村子

西边。联中的学生素质和教学质量当

然不如镇上的中学，那里既有初中部

也有高中部，全镇最好的老师都在那

里。他问：

———老师，我能不能申请跨学区

中考？

副校长很喜欢他，说：

———可以，我试试，看能不能再拿

到一个名额。不过前提是必须家长同

意，走完一套程序。今天是最后一天，

中午十二点我就得把材料报上去。你

现在就让你爸来学校，马上。

他一口气跑回家，门锁着。邻居

说，他父母在麦田里。他马不停蹄又往

麦田跑，正赶上他们刚往平板车上装

好麦子，准备拉回打谷场。他说老师让

他去学校，急事，现在就去。

———有多急？父亲有点烦躁，一趟

趟运麦子累得他脚底发软。他们家那

会儿没有牛，只能靠人来拉车，父母的

肩膀被绳子磨出的红印子要渗出血

来。天不好，眼看着一场雨说来就来，

他们必须赶在下雨之前把麦子运回

去。父亲说，能比天要打雷下雨还急？

他跟父亲说不清楚。只能一路哭

着跟在车后，等麦子运到打谷场上，卸

下来，堆好，才一起去学校。进校门时

是中午十二点半，打铃的老马说，副校

长刚走，临走时还说，等不到了那就是

命。迟了半小时，也许只有十分钟不

到，他失去了考镇中学的机会。中考他

进了村里的联中，成绩全校第一，那成

绩放到镇中学也是前三名。再后来，成

绩不如他的女同学考上了县中，他在

联中成绩最好，也只能考上县二中。二

中又不如县中好。他考取的大学离他

理想的大学还有不小的距离。

真的是一步出问题，步步出问题？

在联中里他怨恨过，到了二中，还真没

想过这事。

———爸，刚才她要看二中，我没下

车，跟这真没关系。他说，我感谢二中

还来不及呢，在二中里我才知道跟别

人的差距在哪里。

———那就好。父亲半天才说。牛车

拐了一个弯，又一个村庄的灯火亮起

来，鞭炮声连绵不绝。再给我根烟。

他给父亲点上烟，掸掉父亲帽子

上的雪，牛车就进了村。他听见老婆在

车里大声叫：

———牛顿牛顿，咱们进村啦！

牛车下了中心路进巷子，他看见

家门口站着个人。邻居的焰火升上

天，照亮母亲的脸。父亲对母亲喊：

“回来了！”母亲迎过来。更多的鞭炮

声响起，谁家聚在电视前看春节联欢

晚会，一群人跟着电视里零点倒计时

数数：

———六，五，四，三，二———

嘭！盯紧了北京时间的那朵烟花

精准地飞上了天，大雪笼罩村庄。

（未完待续）

茵张炜 （连载 106）

二

东行之事终得应允，而且因为舒
莞屏的执拗，果然随护从简，只带憨儿
一人。一路上两位年轻的“通嘴子”有

些兴奋，多用洋语与总教习对话。他们
显然对这条路十分熟悉，与自己的师
长同行也非常高兴。舒莞屏对目的地
不曾多问，只料定这一程终要抵近界
河，至于渡河与否，那是后面的事。这
次照例要先出大城池，再由水路转向
陆路。稍稍出人意料的是，两辆车子刚
刚驶出不久，后面又驰来两骑，原来是

府上增派的两位武士。他们说了府上
大人的意思：总教习出行，要严密护卫
才好。舒莞屏对突然发生的变更感到
诧异。如此一来，就有了三位骑乘引前
殿后，实在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中途歇
息时，舒莞屏见两位武士与憨儿踱向
路边，三人正窃窃私语，见他走近即大

声言说天气云云。
如同所料，第二天夜宿大营，又见

到了胖胖的副统领和辛辛阿二。他们
出营迎接，副统领拱手说：“分手后梦
见总教习两次，一次去南塘打野鸭，大
人箭法了得！”憨儿笑了：“大人从不使
箭的。”这里是舒莞屏最熟悉的地方，
已有过三次造访。最难忘与那位革命

党人的会面，还记得那间房舍。晚宴
后，舒莞屏特意从那座小屋旁走过，憨
儿和两位武士一直相随。

下面一程该是大草营了。启程前
两位武士突兀地告诉舒莞屏：“大人，
府中大人行前特嘱，让您在这里原地
歇息就好，等他们两人归来再一起返
程。”“竟有此事！断不可以！”舒莞屏

正色。憨儿进言：“大人，府上大人既
说，那就留在营里罢。”副统领击掌：
“多好的机缘！大人在营中多待些时
日，真真是求之不得呀！”

没有办法，舒莞屏眼睁睁看着两
位“通嘴子”继续东行，自己与憨儿和
武士滞留营中。一天太过漫长，舒莞屏

出门闲走。他转到那个窗扇闭合的小
屋前，伫立了一会儿，又向南走去。他
想起了水塘边的算命女人。身后不远
处是憨儿和两位武士。他终于明白：这
三个人是不会离开自己了。

晚宴时，舒莞屏稍有兴致，谈到了
操演场那些令人眼界大开的西洋火

器，还有中途的海猪奇观。“啊啊，除了
季节不合海猪少了些，操演场正有一
场演练哩！”副统领十分得意。舒莞屏
问：“大人为我们备下一条篷船怎样？
他们几位能来营里一次实在不易。”副
统领拍腿：“那有何难！”舒莞屏对憨儿
几个说：“还不快向大人敬酒！”

第二天一早，篷船备好，随船的是

辛辛阿二，携了沉甸甸的食盒。上船
后，舒莞屏对他们三个说：“你们好生
见识一番吧，我从头看过演练，都是从
没见过的时新火器，好大的阵仗啊！”
随着深入水道，两边红色蓼叶和层层
蒲萩多起来。憨儿说：“这里蹿出妖怪
也没什么惊奇。”正说着传来凄长的叫
喊，一群群沙锥惊得飞起。阵阵叫声像

老人发出，粗哑哀绝。“每到入冬前总
有这种怪嚎，不知是走兽还是飞禽。”
辛辛阿二说。后面的桨手接答：“有两
腿直立的老灰妖，它们能把小孩抱走，
兵士用箭射杀，它全然不理！”大家一
阵惊骇。“这里的春天和初夏是海猪的

天下，那才叫悍蛮哩，吭哧吭哧喊得像
打雷，传到操演场那边，兵士们就和它
隔空对骂。”辛辛阿二说。

篷船停在汊口栈道，要从这里去
操演场，有人拉着几匹马候在那里。辛
辛阿二领人上岸，舒莞屏没有挪动，只
对他们说：“我在这里饮茶等你们。”憨
儿和武士回头看着，有些犹豫。舒莞屏
向他们挥手：“你们去吧，别再耽搁！”
辛辛阿二催促三位上马。武士在马上

回望几眼，还是打马去了。船上只剩下
舒莞屏和两位桨手。他们从食盒中取
出糕饼和杯盏。舒莞屏为桨手不停地
添酒，看他们大吃大嚼。桨手脸色紫
红，舒莞屏为他们再添满满一杯。远处
林中又传来声声野嚎，舒莞屏说：“咱
把船划得近些，我倒要看看嚎叫的是
什么怪兽！”

篷船往前划行，凄厉的嚎叫仍在
前边。舒莞屏将裤脚扎起，抄起一把弯
刀，攀着水柳根须登上岸去，回头叮
嘱：“切不可离船，在这里好生等我。”
两位桨手答道：“大人放心便是。”舒莞
屏转身踏入苇蒲，拨开纠扯的荆葛，四
周惊起无数蹿蛙。船与水道很快掩在
身后，他不再细看脚下，只顾大步往

前。从太阳的方位判断，此刻约为上午
九时许。他知道，须在太阳落山之前走
出这片沼泽，不然就无法夜行。稍做一
番计算，先要穿过山北村落，然后才可
攀越丘陵地区，这就能在天亮前跨越
山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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